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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
 

城市高技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对其他行业就业与收入的影响直接关

系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同时,
 

中国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
 

人力资本结构与生活成本变动弹性等存在明显

差异,
 

会使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与其他行业劳动力福利间关系有所不同.
 

本文首先在理论上构建了考虑地区生活成

本差异并反映高技术服务业与其他行业劳动力之间知识外溢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
 

其次,
 

基于城市层面的中观数

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微观数据进行分析.
 

研究认为,
 

其他行业对高技术服务业的就业弹性大约为0.58;
 

高

技术服务业就业扩张与本地其他行业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呈 U形关系.
 

再次,
 

从城市住房供给弹性、
 

产业结构

合理化两个角度展开进一步分析,
 

验证了生活成本与技术外溢对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扩张外部性的重要影响.
 

最后,
 

将高技术服务业按照其技术附加值程度进一步划分,
 

发现不同技术附加值的高技术服务业也存在差异性就业扩张

外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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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mplementing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impact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high-tech
 

service
 

industry
 

on
 

employment
 

and
 

income
 

in
 

other
 

industries
 

is
 

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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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ese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nd
 

elasticity
 

of
 

cost-of-living
 

changes
 

in
 

differ-
ent

 

regions
 

of
 

China
 

may
 

make
 

the
 

diff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service
 

in-

dustry
 

and
 

labor
 

welfare
 

in
 

other
 

industries.
 

Firstly,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constructed
 

spatial
 

general
 

e-

quilibrium
 

model
 

considering
 

regional
 

cost
 

of
 

living
 

differences
 

and
 

reflecting
 

knowledge
 

spillover
 

between
 

high-tech
 

service
 

industry
 

and
 

labor
 

in
 

other
 

industries.
 

And
 

then
 

carried
 

out
 

the
 

analysis
 

based
 

on
 

city-

level
 

meso
 

data
 

and
 

micro
 

data
 

from
 

migration
 

dynamic
 

surve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employment
 

e-
lasticity

 

of
 

other
 

industries
 

to
 

high-tech
 

service
 

industry
 

was
 

about
 

0.58.
 

The
 

services
 

employment
 

expan-

sion
 

had
 

a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al
 

wage
 

level
 

of
 

the
 

local
 

labor
 

force
 

in
 

other
 

industries.
 

Fur-
ther

 

analysis
 

was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rban
 

housing
 

supply
 

elasticity
 

and
 

industrial
 

struc-
ture

 

rationalization
 

to
 

verify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cost
 

of
 

living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
 

on
 

the
 

exter-

nalities
 

of
 

employment
 

expansion
 

in
 

high-tech
 

service
 

industry.
 

Finally,
 

the
 

high-tech
 

service
 

industry
 

was
 

further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its
 

degree
 

of
 

technological
 

added
 

value,
 

and
 

found
 

that
 

there
 

were
 

also
 

differential
 

employment
 

expansion
 

externalities
 

for
 

high-tech
 

service
 

industry
 

with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adde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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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来,
 

为实现

创新驱动发展、
 

建成创新型国家,
 

我国出台了如《“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以扶持

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
 

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
 

推动现代服务业同

先进制造业、
 

现代农业的深度融合”.
 

高技术服务业作为高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产物,
 

成为中国产

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各地区高技术服务业从业者数量增幅显著[1].
 

那么,
 

这种增加

是否以牺牲其他行业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为代价,
 

抑或会催生新的产业间合作、
 

推进产业间的融合,
 

从而使

得其他行业从业人员的就业机会也增加?

除就业机会之外,
 

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日益成为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主要内容[2].
 

图1描绘了

2008年与2017年的中国东、
 

中、
 

西部各行业收入水平,
 

其中2017年的行业收入按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

减至2008年的水平.
 

由图1可以看出,
 

高技术附加值行业的收入通常高于低技术附加值行业,
 

但不同地区

的各行业收入变化呈现不同特征.
 

如在东部信息传输、
 

软件与信息技术业,
 

金融业,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业的收入增加幅度明显高于其他区域,
 

但是各区域农林牧渔业、
 

建筑

业等行业的收入变动幅度十分相近.
 

那么,
 

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下的就业扩张对其他行业的收入又产生了怎

样的影响,
 

在不同区域这一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在讨论高技术附加值产业发展对其他行业劳动力的外部效应时,
 

学者们主要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人工智能发展等方面展开研究.
 

有学者认为,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产业结构高级化与

人工智能发展会直接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而当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的速度快于教育发展的速

度时[3],
 

高技术产业的“创新驱动”发展会挤占其他产业的创新资源[4],
 

还会进一步导致产业间劳动力收入

差距的扩大.
 

但同时,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也会通过知识溢出效应、
 

乘数效应与消费创造效应,
 

创造一定的

低技术附加值就业岗位[4-6],
 

生产技术、
 

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程度也会增加其他行业劳动的生产能力[7].
 

学

者们在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区域其他行业劳动力就业与工资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并未得出一致结论[5,
 

8-10].
有关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对其本身的发展效率[11]、

 

与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融合

程度[12]以及高技术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经济效益[13]等方面,
 

较少有学者直接研究高技术服务业发

展的就业与收入外部性问题.
 

改善民生福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
 

因此从劳动力市场角度出发,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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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创新驱动”下的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扩张产生的外部性影响就十分必要.
国内学者在讨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人工智能发展的就业市场效应时,
 

也较少从

行业收入差距视角切入,
 

若从行业层面展开研究,
 

又较少考虑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明显区域异质性[14].
 

更

重要的是,
 

城市劳动力数量与技能结构的变化,
 

也会影响劳动力在该城市所需的生活成本,
 

而这进一步会

对高技术产业就业扩张的外部性产生异质性影响,
 

大多相关研究,
 

在理论上也并未考虑这一因素[15].
 

有学

者[16]虽然在讨论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结构重塑问题时,
 

在劳动力需求端考虑了生活成本,
 

但是在实际情

况中,
 

生活成本更多影响的是劳动力的效用函数,
 

即劳动力供给端.
 

此外,
 

现有从区域层面行业间收入差

距视角开展的研究,
 

多仅讨论至省际层面[17].

数据来源于2009-2018《中国统计年鉴》;
 

各区域各行业的平均工资由各区域各行业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工资总额除以各区域各行业的城镇

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而得.

图1 2008、
 

2017年各区域行业平均工资

鉴于以上不足,
 

本文从劳动力市场视角,
 

开展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扩张的外部性研究,
 

可能的边际贡献

在于:
 

一是把握“创新驱动发展”主要体现在生产端的特征,
 

同时考虑不同产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的特性与

互动关系及中国区域间经济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性的经济现实,
 

从城市层面全面系统地分析高技术服务业发

展对其他行业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影响.
 

二是在ENRICO[18]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
 

引入高技术服务业

劳动力的技术外溢机制,
 

考虑城市生活成本要素,
 

推演求解高技术服务业就业增加后本地技能异质性劳动

力的均衡数量与均衡工资,
 

丰富与发展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
 

三是相较于已有文献更多关注就业结构、
 

工

资溢价等相对变量,
 

本文更为关注产业劳动力的绝对就业数量与绝对实际工资变化,
 

这也更加符合中国尚

处于“创新驱动发展”初步阶段的现实,
 

只有能够切实促进所有劳动力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绝对福利水

平的提升,
 

谈相对社会福利的改善才更有意义.

1 理论模型

本文在ENRICO[18]构建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
 

进一步引入行业异质性与高技术附加值行业对

其他行业的技术外溢机制,
 

从理论上分析区域高技术服务业就业增加对其他行业劳动力就业与实际工资的

外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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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存在两期完全竞争市场经济,
 

有a,
 

b两个城市,
 

每个城市存在高技术服务业厂商与其他行业厂商

分别雇佣劳动力NHc 与NLc,
 

分别生产高技术附加值服务品YHc 与其他商品YLc(c=a,
 

b).
 

产品可在全国

范围自由流通且不存在运输成本,
 

因此同质商品的价格在a,
 

b两市完全相同.
 

同时全国的劳动力总数N 及

高、
 

低技能劳动力总数NH、
 

NL 均不会发生变化.
 

劳动者与厂商均可在城市间自由流动,
 

并在效用最大化

与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进行区位选择.
城市c高技术服务业劳动力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UHic =WHc -Rc +AHc +EHic   c=a,
 

b (1)

  其他行业劳动力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ULic =WLc -Rc +ALc +ELic   c=a,
 

b (2)

  其中,
 

WHc 与WLc 分别为c市高技术服务业劳动力与其他行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Rc 为住房消费价

格,
 

假定各行业劳动力面对同一住房市场;
 

AHc 与ALc 为高技术服务业与其他行业劳动力对城市基础设施

水平的评价;
 

EHic 与ELic 是个体i对城市c的个人偏好.
假设劳动力对城市的个人偏好服从均匀分布:

EHia -EHib ~U[-SH,
 

SH]   EHia -EHib ~U[-SL,
 

SL]   SH <SL

  SH、
 

SL 衡量了劳动力对城市个人偏好在其居住地选择中的重要性,
 

同时也衡量了劳动力的流动弹性,
 

S 越大,
 

说明劳动力对城市个人偏好在其居住地选择中更为重要,
 

个体的流动弹性越小.
 

当边际劳动力在

城市a 与b间的效用无差异时,
 

两城市的人口分布达到均衡.
所以,

 

劳动力在城市a、
 

b间的分布为:

Nma

Nm
=
Sm -[(Wmb -Rb)-(Wma -Ra)+(Amb -Ama)]

2Sm
   m=H,

 

L (3)

Nmb

Nm
=
Sm +(Wmb -Rb)-(Wma -Ra)+(Amb -Ama)

2Sm
   m=H,

 

L (4)

  式(4)与式(3)相减可得b市高技术服务业与其他行业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函数为:

Wmb =Wma +(Rb -Ra)+(Ama -Amb)+Sm

(Nmb -Nma)
Nm

   m=H,
 

L (5)

  由于本文讨论的是不同行业间劳动力的福利互动效应,
 

产业间各要素在生产过程的互补性十分有限.
 

因此,
 

本文假设生产要素间替代弹性为1,
 

即不考虑要素间的互补性,
 

进而假设城市c(c=a,
 

b)厂商的生

产函数为Cobb-Douglas形式且规模报酬不变,
 

具体为:

lnYHc =lnXHc +hlnNHc +(1-h)lnKHc   c=a,b  h<1 (6)

lnYLc =lnXLc +hlnNLc +(1-h)lnKLc   c=a,b  h<1 (7)

  其中,
 

YHc 与YLc 为c市高技术服务业与其他行业的产出,
 

XHc 与XLc 为相应技术水平,
 

NHc 与NHL

为投入的劳动力总量,
 

KHc 与KLc 为投入的资本总量.
 

假设高技术附加值服务品价格为Ph,
 

其余行业生

产商品价格为1,
 

资本无限供给且价格为I.
 

从而在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下,
 

可得劳动力与资本的需求

函数分别为:

lnWHc =lnXHc -(1-h)lnNHc +(1-h)lnKHc +lnh+lnPH (8)

lnWLc =lnXLc -(1-h)lnNLc +(1-h)lnKLc +lnh (9)

lnI=lnXmc +hlnNmc -hlnKmc +ln(1-h)   m=H,
 

L (10)

  最后为简化分析,
 

假设城市住房的供给与所属权与本地人无关,
 

具体住房供给函数设定为:

Rc =Z+Qc(NHc +NLc) (11)

  Z 为初始生活成本,
 

假设各城市该值相同.
 

Qc 衡量了c城市的生活成本对人口规模的敏感程度,
 

刻画

了住房供给弹性.
 

当城市住房供给弹性越小,
 

Qc 取值越大,
 

人口增加将更大程度地引起房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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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
 

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在同时实现劳动力、
 

资本与住房三个市场供求均衡时便可得到空间一般

均衡解.
现假设,

 

b城市高技术服务行业在第2期发生技术进步,
 

其技术水平提升ΔH,
 

即:

XHb2=XHb1+ΔH   ΔH >0 (12)

  由式(3)(8)(9)(10)可知,
 

b市高技术服务业这一技术水平上的外生冲击将会通过影响其劳动力需求

进而改变该行业劳动力在城市间的分布.
 

而若一城市高技术服务行业的劳动力数量增加,
 

往往会推动本地

其他行业劳动力生产力的提高.
 

这一方面是由于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的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扩张会增加对高技

能劳动力的需求,
 

而高技能劳动力会在产业合作、
 

社区生活等活动中对其他行业劳动力产生知识外溢;
 

另

一方面则是因为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加会产生更多的家政、
 

外卖等服务需求,
 

进而刺激其他行业劳动力的需

求增加,
 

并寻求更为高效的生产方式.
 

因而有:

XLb2=XLb1+ΔL   ΔL =λ(NHb2-NHb1)   λ>0 (13)

  由式(8)(9)(10)可得:

WHb2-WHb1 ≈ΔH
1-h
i  

1-h
h

=Δ (14)

WLb2-WLb1 ≈ΔL
1-h
i  

1-h
h

=λ'(NHb2-NHb1)   λ' =λ1-h
i  

1-h
h

(15)

  进一步代入式(3)有:

NLb2-NLb1=
[λ' -(Qa +Qb)]NL

2SL +(Qa +Qb)NL
(NHb2-NHb1) (16)

NHb2-NHb1=
ΔNH -(Qa +Qb)NH(NLb2-NLb1)

2SH +(Qa +Qb)NH
(17)

  由式(16)可知,
 

当高技术服务业劳动力对其他行业劳动力的生产力外溢作用越强,
 

即λ' 取值越大,
 

城

市的住房供给弹性越大,
 

即Qa 与Qb 的取值越小,
 

城市高技术服务业劳动力的数量增加将更大程度地促进

其他行业劳动力在本地的集聚.
 

而低技能劳动力对地域的个体偏好性越强,
 

即SL 取值越大,
 

则会越大程度

地削弱这一集聚效应.
联立式(16)与(17)可得:

NHb2-NHb1=
ΔNH[2SL +(Qa +Qb)NL]

4SHSL +(Qa +Qb)[2(SHNL +SLNH)+λ'NHNL]
(18)

  由式(18)可知,
 

当高技术服务业出现一个正向的技术冲击时,
 

将使得区域高技能劳动力数增加.
 

现

联立式(3)(15)(16)与(18)以分析城市高技术服务业劳动力数量对本地其他行业劳动力实际工资的影

响,
 

可得:

(WLb2-Rb2)-(WLb1-Rb1)=
2SL(λ' -Qb)+λ'QaNL

2SL +(Qa +Qb)NL
(NHb2-NHb1) (19)

(WLb2-Rb2)-(WLb1-Rb1)=
ΔNH[2SL(λ' -Qb)+λ'QaNL]

4SHSL +(Qa +Qb)[2(SHNL +SLNH)+λ'NHNL]
(20)

  式(19)(20)说明,
 

城市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扩张对其他行业劳动力实际工资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力生产

力正向外溢作用的大小与该城市的住房供给弹性:
 

越显著的知识外溢作用(λ' 取值越大),
 

与更宽松的住房

供给市场(Qb)取值越小,
 

本地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扩张将越有可能促进其他行业劳动力实际工资的提升.
 

式

(16)与(19)(20)对比分析可知,
 

倘若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扩张促进了其他行业的就业,
 

那么也必然对其他行

业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产生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可知,

 

城市大力推动创新发展和技术进步,
 

将推动高技术服务业的就业扩张.
 

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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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就业扩张对于其他行业劳动力就业数与实际工资的影响,
 

则取决于高技能劳动力的技术外溢强度与本地

生活成本的波动大小,
 

主要体现为住房价格的涨幅.
 

随着技术外溢强度的增加与住房供给弹性的提升,
 

高

技术服务业对其他行业劳动力就业与实际工资的促进作用将更为显著.
 

而若技术外溢作用有限,
 

城市住房

供给弹性甚低,
 

高技术服务业的就业扩张会对其他行业劳动力就业产生负向挤出并使其实际工资下降.
 

在

我国,
 

城市高技术服务业的劳动力增加对其他行业劳动力就业和实际工资的影响究竟如何,
 

本文将进一步

使用经验数据,
 

分别构建实证模型加以分析.

2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2.1 研究模型

Δlnnonhsc =α+β1Δlnhservicec +γXc +εc (21)

  上式为本文计量模型1的设定,
 

主要参考了ENRICO
 [5]、

 

LEE等[10]的研究构建了就业乘数模型.
 

其

中,
 

被解释变量Δlnnonhsc 表示城市c于2008-2017年非高技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数对数的变化值,
 

核心

解释变量Δlnhservicec 为2008-2017年c城市高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对数的变化值,
 

Xc 为一系列城市

层面的控制变量,
 

εc 为扰动项.
 

之所以选择这段时期,
 

是基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于2012年党的十八大正

式提出,
 

2008至2017十年能够在时间上较为对称的考量,
 

创新驱动下高技术服务业发展对于其他行业劳动

力就业的影响.
 

α、
 

γ 均是参数,
 

β1 是重点关注的系数.
该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参考 LEE等[10] 的做法,
 

使用改进后的份额转移

(shift-share)[19]工具变量.
 

具体形式如式(22)所示.
 

其中,
 

Ej
c,t 为c市t时j行业就业数(j∈hservice),

 

Ehservice
c,t 为c市t时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数,

 

Ehservice
all,t 为全国t时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数,

 

Δlnhservice︵c 为c市

2008-2017年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数对数变化的shift-share工具变量.
 

该工具变量对于2008-2017年

各城市高技术服务业就业增长量的预测是基于全国除该市外,
 

其他城市在2008-2017年的高技术服

务业就业增长率之上的,
 

并以本地期初各行业发展情况为权重,
 

这样可以很好地排除当年本地城市层

面未观测到的干扰项的影响.

Δlnhservice︵c = ∑
j∈hservice

Ej
c,2008

Ehservice
c,2008

[ln(Ej
all,

 

2017-Ej
c,2017)-ln(Ej

all,
 

2008-Ej
c,2008)]  (22)

  进一步地,
 

本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以分析高技术服务业劳动力数量对本地其他行业劳动力实际工资的

影响.
 

考虑到技术外溢的正向作用与生活成本上涨的负向作用使城市高技术服务业劳动力数量变化与其他

行业劳动力的工资变化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因此在模型中增加高技术服务业劳动力数的二次项.
 

计

量模型2具体形式如下:

lnnswagec,t=α+β1lnhservicec,t+β2lnhservice2c,t+γXc,t+φc +δt+εc,t (23)

  lnnswagec,t 为城市c非高技术服务业劳动力在t(t∈[2014,
 

2017])时平均工资的对数.
 

本文在以上模

型中均采用去除物价影响的实际变量.
 

lnhservicec,t 为c市t时高技术服务业从业数对数.
 

Xc,t 为一系列随

时间变动的,
 

可能影响非高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工资水平的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此外,
 

φc 控制了不随时间

变动的城市固定效应,
 

δt 则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
 

εc,t 为随机扰动项,
 

β1、
 

β2 为该模型分析重点关注系数.
模型2也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

 

因此本文同样采用基于其他地区增长率预测的该地高技术

服务业就业人数作为shift-share工具变量,
 

具体形式参考KEMENY等[9]的做法,
 

如公式(24)所示.

E︵hservice
c.t =Ehservice

c,t-1 1+
(Ehservice

all,t -Ehservice
c,t )-(Ehservice

all,
 

t-1-Ehservice
c,t-1 )

(Ehservice
all,

 

t-1-Ehservice
c,t-1 )  (24)

2.2 主要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

为分析城市高技术服务业的就业扩张对本地其他行业劳动力就业机会与工资待遇的影响,
 

在模型1
的实证分析中,

 

本文使用了各城市在研究期间内高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对数的变化值(Δlnhservice)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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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解释变量,
 

在模型2则使用了各年各城市的高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对数(lnhservice)作为核心解

释变量.
 

而关于高技术服务业的定义,
 

由于城市层面的分行业就业数据只明确到行业大类代码即19大

类,
 

本文在4位行业代码基础上,
 

将国家统计局颁布的《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与《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相对应,
 

将《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中在4位代码水平上涉及

的行业界定为“高技术服务业”.
 

匹配后,
 

本文定义的高技术服务业主要包括: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

术业,
 

金融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及文化、
 

体育

和娱乐业.
 

该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2009-201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关于 被 解 释 变 量,

 

本 文 在 实 证 模 型1中 使 用 了 各 城 市 的 非 高 技 术 服 务 业 就 业 数 对 数 变 化 值

(Δlnnonhs),
 

在模型2中则为各城市的非高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对数(lnnswage).
 

其中,
 

非高技

术服务业指19类行业中的除去高技术服务业的行业,
 

具体包括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热气水生

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房地产业,
 

居民服务、
 

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业,
 

卫生和社会工作业,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
 

各城市的非高技术服务

业就业数据来源于2009-2018年城市统计年鉴.
而对于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lnnswagec,t 的衡量,

 

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并未公布相关数据,
 

而大多微观调查数据或对个体样本所属城市进行了加密处理,
 

或其行业划分与国家统计局所明晰的

国民经济行业 分 类 标 准 并 不 一 致,
 

无 法 适 用 于 本 文 研 究.
 

本 文 选 择 全 国 流 动 人 口 动 态 监 测 调 查

(CMDS)数据整理得到各年各城市非高技术服务业流动人口的平均工资,
 

对lnnswagec,t 变量加以衡

量.
 

由于2014年前CMDS问卷中有关流动人口从事行业的分类方法与2014年后存在差异,
 

并且无

法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进行精确匹配,
 

最后使用了2014-2017年的CMDS
数据开展模型2的实证研究.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以当年所有流动人口为抽样总体,
 

采取PPS抽样方法,
 

每个样本点抽样调查人

员20至30人.
 

本文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剔除了当年非高技术服务业观测样本少于50的城市,
 

即最终选择的

样本城市在抽样调查中至少包括3个抽样样本点,
 

以保证统计所得各城市低技术产业劳动力平均工资具有

一定代表性.
 

同时,
 

在稳健性检验中,
 

本文进一步提高进入研究样本的标准,
 

将50人提升至100人,
 

并在

计算各城市低技术产业劳动力平均工资时进行双侧1%缩尾.
 

未在基准回归中采用基于这一更为严格要求

所保留的城市样本,
 

主要是基于对样本容量与样本选择偏误问题的考虑.
 

当然另一不可忽视的问题是,
 

流

动人口相较于本地人往往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市场环境,
 

根据其计算得到的各城市非高技术服务业劳动力

平均工资可能会略低于全样本下的统计结果.
 

因而,
 

倘若本文估计认为高技术服务业的就业扩张损害了其

他行业劳动力的工资福利,
 

这一变量度量上的问题将直接影响本文结论的可信度,
 

而若估计结果为促进作

用抑或正、
 

倒U形影响,
 

这一度量方法只会使得促进作用被低估,
 

拐点位置被右或左移,
 

并不会对关系的

方向产生实质性影响.
控制变量选择方面,

 

在就业效应模型中,
 

本文主要控制了会影响城市非高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或同时

影响高技术服务业与其他行业就业人数的干扰性因素.
 

一方面,
 

参考LEE等[10]的做法,
 

主要控制了城市

聚集效应—人口密度(lnpeople,
 

等于城市户籍人口数除以其行政面积对数)、
 

整体就业水平—期末从业人

员数对数(lnworker)、
 

人力资本状况—每千人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对数的影响(lnstudent).
 

另一方面,
 

加

入影响中国城市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
 

具体有公共服务完善度—每千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hospital)、
 

空

气质量—每十亿元GDP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SO2)、
 

生活成本—住宅平均销售价格(rent)、
 

经济潜力—是

否为港口城市(port)等指标,
 

分别控制了城市在研究期间初始的公共服务水平、
 

空气质量状况、
 

房价水平

以及地理位置条件.
 

所有控制变量取2008年值.
对于工资效应模型中的控制变量,

 

考虑影响区域工资水平与非高技术服务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因素.
 

参考VAN
 

DIJK[8]
 

和BARTIK
 [19]的做法,

 

本文主要选取以下指标:
 

就业密度—城镇单位非农产业就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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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市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之比的对数(lndensity),
 

人力资本水平—每千人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对数(lnstu-
dent),

 

平均工资水平—在岗职工月平均实际工资(wage),
 

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

重(industry).
在对模型1与模型2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后,

 

对模型1中的在岗职工工资与住宅平均销售价

格取比值处理.
 

本文对大多控制变量取对数处理.
 

控制变量数据主要来自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
 

2009-

201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市统计年鉴.

2.3 关键变量描述性分析

表1展示了在本文实证分析中主要使用变量的描述性特征.
 

首先对模型1与模型2的观测样本数予

以说明,
 

在模型1中的观测样本为研究期间内中国26个省(自治区)的地级市和4个直辖市(未含港、
 

澳、
 

台、
 

西藏),
 

而模型2由于部分城市存在数据缺失,
 

在模型1研究样本的基础上构建了211个地级市

的平衡面板展开分析.
 

其中由于部分城市的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为0或数据缺失,
 

因而lnstudent变量的

观测值小于其他变量.
可以发现在模型1的研究期间内,

 

高技术服务行业的就业增加量明显高于非高技术服务行业,
 

且对于

所有城市样本,
 

在研究期间内高技术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均有显著增加,
 

而对于非高技术服务行业,
 

存在部

分城市在研究期间内其就业量有所下降的情况.
 

同时,
 

非高技术服务行业的就业变化相较于高技术行业,
 

存在更为明显的地区间差异.
 

对于模型2,
 

则发现相较于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
 

非高技术服务业劳动者的

工资无论是最大值、
 

最小值抑或平均值都处于更低的水平.
 

而对于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数与非高技术服务业

劳动力的工资收入间关系较难直接通过表1体现.
 

因此本文基于研究数据分别绘制了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数

对数的变化值与同时期各地区非高技术服务行业就业数对数变化值、
 

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数对数与非高技术

服务业劳动力工资对数间的相关性关系图.
表1 变量描述性特征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模型1

Δlnhservice 284 5.029
 

1 0.334
 

0 3.885
 

8 7.090
 

6

Δlnnonhs 284 0.295
 

0 0.372
 

5 -0.971
 

2 2.525
 

4

lnpeople 284 5.708
 

9 0.913
 

1 1.597
 

4 7.805
 

6

lnworker 284 5.961
 

9 1.142
 

5 3.740
 

0 9.610
 

7

lnstudent 275 2.102
 

5 1.096
 

5 -0.638
 

7 4.754
 

5

hospital 284 3.083
 

0 1.345
 

2 1.016
 

3 9.369
 

2

SO2 284 9.330
 

0 10.703
 

4 0.046
 

0 79.984
 

0

house 284 2
 

596.650
 

0 1
 

621.940
 

0 845.016
 

0 12
 

822.800
 

0

port 284 0.088
 

0 0.283
 

8 0.000
 

0 1.000
 

0

模型2

lnhservice 844 6.200
 

4 0.972
 

4 4.075
 

3 10.376
 

9

lnnswage 844 8.176
 

5 0.167
 

5 7.382
 

5 8.918
 

2

lndensity 844 3.695
 

5 1.233
 

3 -0.341
 

2 7.750
 

3

lnstudent 837 2.572
 

8 1.050
 

1 -0.004
 

2 4.875
 

4

lnwage 844 8.432
 

6 0.194
 

6 7.812
 

1 9.261
 

6

industry 844 43.879
 

2 10.609
 

3 14.404
 

1 80.5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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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2可知,
 

2008-2017年间,
 

中国城市高技术服务业与其他行业从业人员数均存在明显增长,
 

同时

可初步判断,
 

两者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图3则表明了城市间非高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工资水平同样存在明

显差异,
 

而非高技术服务业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与高技术服务业从业数两者间大致呈正U形关系.

图2 非高技术服务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数关系图
 

图3 非高技术服务业工资与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数关系图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2报告的是模型1的基本回归结果.
 

前3列分别为全样本未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以及使

用shift-share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其中,
 

2SLS(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一阶段回归F 值为24.092
 

1,
 

拒绝

弱工具变量假设.
 

对于各列估计样本量的细微差别有必要说明.
 

一方面,
 

由于部分控制变量存在数据缺失

问题,
 

因而第(2)(3)列与第(5)(6)列分别较第(1)(4)列样本观测数有所减少;
 

另一方面,
 

表2(4)(5)(6)列

为剔除通过杠杆统计量判断所得的离群城市样本(东莞市与兰州市)后的相应估计结果.
 

表2的估计结果显

然说明,
 

城市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数增加对地区其他行业就业数始终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从第(3)列估

计结果可以看出,
 

在中国,
 

平均某城市高技术服务业就业增加1%将带来其他行业就业大约0.58%的增加.
 

参考ENRICO[5]、
 

LEE等[10]的研究将该弹性与研究基期中国非高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和高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数的比值相乘,
 

由200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统计数据可得,
 

2008年中国非高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数与高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的比值为7.44,
 

将其与弹性0.58相乘即可计算出:
 

平均而言,
 

中国

城市高技术服务业每增加一个就业,
 

会促使本地其他行业增加大约4.32个就业.

表3为模型2的基准回归结果,
 

前两列为未考虑内生性问题时的 OLS回归结果,
 

最后一列为使用

shift-share工具变量,
 

运用2SLS法的回归结果,
 

同样地,
 

由于第(2)(3)列在回归中加入了控制变量,
 

因而

较第(1)列样本量有所减少.
 

可以发现表3各列中,
 

城市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数一次项前的系数始终显著为

负,
 

二次项前的系数则始终显著为正.
 

说明中国高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与其他行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呈

显著正U形关系.
 

为避免将实际为单调凸形的关系误判为U形关系,
 

本文进一步对模型2进行U形检验.
 

结果显示,
 

U形关系实际存在,
 

拐点位置大致在6.42,
 

即平均意义上,
 

当城市高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高

于大约614万后(6.42取指数函数可得,
 

当然如前文所述,
 

由于使用数据局限,
 

实际情况这一拐点可能会

更早到来),
 

就业创造效应才能超越城市生活成本上涨效应,
 

对其他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实际工资产生正

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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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城市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数对其他行业就业数的影响

变量

Δlnnonhs
(1)

ols_full

(2)

ols_full

(3)

2sls_full

(4)

ols_outlier

(5)

ols_outlier

(6)

2sls_outlier
Δlnhservice 0.665

 

8*** 0.628
 

6*** 0.579
 

0*** 0.599
 

2*** 0.547
 

7*** 0.549
 

0***

(0.0813) (0.074
 

0) (0.178
 

8) (0.075
 

7) (0.075
 

3) (0.183
 

5)

lnpeople 0.109
 

0*** 0.110
 

6*** 0.101
 

0*** 0.100
 

9***

(0.025
 

0) (0.026
 

9) (0.023
 

8) (0.025
 

1)

lnworker -0.002
 

2 -0.003
 

3 -0.012
 

8 -0.012
 

7
(0.020

 

0) (0.020
 

4) (0.018
 

1) (0.019
 

3)

lnstudent -0.056
 

5* -0.055
 

6* -0.036
 

4 -0.036
 

4
(0.029

 

0) (0.028
 

7) (0.023
 

8) (0.023
 

7)

hospital 0.008
 

3 0.009
 

5 -0.024
 

1 -0.024
 

1
(0.030

 

1) (0.030
 

9) (0.020
 

6) (0.020
 

4)

SO2 -0.002
 

5 -0.0027 -0.002
 

3 -0.002
 

3
(0.001

 

6) (0.001
 

7) (0.001
 

5) (0.001
 

6)

wage/rent -0.001
 

3 -0.001
 

1 0.0002 0.000
 

2
(0.001

 

7) (0.001
 

8) (0.001
 

5) (0.001
 

8)

port 0.213
 

8*** 0.217
 

1*** 0.175
 

7** 0.175
 

6**

(0.077
 

6) (0.078
 

1) (0.071
 

8) (0.071
 

2)

F 值 24.092
 

1 25.281
 

7
观测值个数 284 275 275 282 273 273

  注:
 

***、
 

**、
 

*分别表示在1%、
 

5%、
 

10%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后表同.
表3 城市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数对其他行业从业人员实际工资的影响

变量

lnnswage
(1)

ols

(2)

ols

(3)

2sls
lnhservice -0.759

 

0** -0.678
 

3* -1.635
 

3***

(0.312
 

9) (0.228
 

4) (0.562
 

0)

lnhservice2 0.059
 

1** 0.055
 

9* 0.121
 

7***

(0.024
 

6) (0.017
 

7) (0.031
 

6)

lndensity -0.032
 

7 0.041
 

4
(0.056

 

1) (0.167
 

9)

lnstudent -0.037
 

3* -0.042
 

7
(0.011

 

8) (0.037
 

8)

lnwage 0.315
 

1*** 0.094
 

9
(0.026

 

6) (0.147
 

2)

industry 0.000
 

4* -0.000
 

0
(0.000

 

2) (0.001
 

2)

F 值 - - 15.592
 

3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844 837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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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对回归1与回归2分别开展以下稳健性检验.
对于回归1,

 

一方面由于高技术服务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布局呈现一定区域集聚性.
 

本文进一步从城

市样本中剔除直辖市、
 

省会城市及深圳市进行2SLS回归.
 

另一方面,
 

在基础回归所界定的“高技术服务

业”中,
 

有部分隶属于金融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的4位行业,
 

其并非都属于《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文件中所界定的“高技术产业(服务业)”,
 

本文进一步将高技术服务业的涵盖范围缩小,
 

主要包括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开展2SLS回归分析.
 

以上回归结果分别如表4第(1)(2)列所示,
 

发现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扩张

对其他行业的就业增加外部效应依然显著.
表4 模型1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Δlnnonhs
(1)

剔除特殊样本

(2)

调整高技术服务业定义

Δlnhservice 2.193
 

8*** 1.135
 

8***

(0.499
 

4) (0.414
 

1)

控制变量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247 276

  在模型2的设定下,
 

本文开展了更为丰富的稳健性检验:
 

第一,
 

采取滞后一期控制变量的模型设定,
 

对研究问题重新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5第(1)列所示.
 

第二,
 

同样从城市样本中剔除直辖市、
 

省会城市及

深圳市进行2SLS回归,
 

回归结果由表5第(2)列所示.
 

第三,
 

由于本文各城市非高技术服务业劳动力的

平均工资数据是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微观数据加总后求算术平均值而得,
 

因此证明该数据的地

区代表性尤为重要.
 

本文在此针对各个城市非高技术服务业劳动力平均工资,
 

设定更为严格的计算方

法,
 

即对微观数据进行双侧1%缩尾,
 

并将观测值小于100、
 

涉及观测点小于5个的城市样本剔除,
 

结果

见表5第(3)列.
 

第四,
 

将“高技术服务业”界定为包括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调整定义后的2SLS回归结果如表5第(4)列所示,
 

与基础回归一致.
 

第五,
 

考虑城市的平均工资

水平可能在时间上具有相关性,
 

本文以理论、
 

sargen检验和序列相关检验的结果为依据,
 

选择最优的模

型设定对研究问题进行GMM(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的再估计,
 

其中,
 

由于GMM估计需要使

用前期的观测值构造工具变量,
 

因而样本量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
 

GMM 估计的结果如表5第(5)列所

示,
 

基础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5 模型2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lnnswage
(1)

控制变量滞后一期

(2)

剔除特殊样本

(3)

数据缩尾

(4)

调整高技术产业定义

(5)

GMM

lnhservice -1.350
 

6** -2.167
 

1*** -0.501
 

9** -0.242
 

4* -3.939
 

6**

(0.527
 

2) (0.693
 

3) (0.215
 

7) (0.101
 

1) (1.949
 

0)

lnhservice2 0.102
 

7*** 0.174
 

1*** 0.131
 

7*** 0.026
 

4* 0.252
 

6**

(0.034
 

8) (0.066
 

6) (0.031
 

6) (0.009
 

7) (0.106
 

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否

Sargen检验 - - - - 0.415
 

5

序列相关检验 - - - - 0.567
 

3

观测值个数 840 721 590 837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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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一步分析

由前面理论分析可知,
 

地区的现有房地产市场环境、
 

产业结构下的知识溢出强度等会对本文研究问题

产生显著影响.
 

因此,
 

本文以各城市间的住房供给弹性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差异为基础,
 

进行地区层

面的异质性分析.
 

若这一异质性显著,
 

可进一步排除对本文基础回归结果的相关竞争性解释.
 

并且,
 

本文

进一步将高技术服务业细分为“高精尖”的高技术服务业与其他高技术服务业,
 

从产业角度开展相关异质性

分析,
 

试图发掘中国城市在“创新驱动”背景下的产业发展可能存在的更多问题.
4.1 住房供给弹性与外部效应

本文以2013年中国各城市的住房供给弹性为依据,
 

将高于或低于平均水平的城市分别划分为高住房

供给弹性城市(h-elasticity)与低住房供给弹性城市(l-elasticity).
 

之所以选取2013年,
 

一方面是受数据限

制,
 

本文仅能获得2013年各城市住房供给弹性的数据,
 

另一方面是因为2013年处于就业效应差分方程分

析的中间时段,
 

同时也是工资效应面板模型分析的期初时点,
 

以该年数据作为划分依据,
 

具有理论意义.
 

而各城市住房供给弹性数据源于刘修岩等[20]的研究.
 

表6(1)(2)列展示了相关2SLS分组回归结果.
 

研究

发现,
 

高住房供给弹性城市的高技术服务业就业增加能够显著促进其他行业就业的增加,
 

但低住房供给弹

性这一关系并不显著.
 

这验证了本文理论的分析,
 

当城市住房供给弹性较小,
 

高技术服务业从业者在区域

的集聚会导致房价更高幅度的上涨,
 

而增幅明显的生活成本会抑制其他行业劳动力在城市的定居.
 

在高住

房供给弹性的城市,
 

高技术服务业就业增加对其他行业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在低住房供给弹性

地区,
 

两者间的U形关系十分显著.
 

结合描述性统计特征可知,
 

目前我国城市大多仍处于拐点左侧,
 

即在

低住房供给弹性地区,
 

高技术服务行业发展对其他行业从业人员工资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
表6 区域分组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h-elasticity

(2)

l-elasticity

(3)

h-RIS

(4)

l-RIS

Δlnnonhs

Δlnhservice 0.829
 

3***
 

0.295
 

5 0.559
 

1***
 

0.507
 

6**
 

(0.264
 

4) (0.236
 

3) (0.202
 

5) (0.250
 

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140 135 205 70

观测值个数 134 141 190 85

lnnswage

lnhservice -1.831
 

2 -1.910
 

7*** -1.692
 

2*** -2.575
 

2*

(2.250
 

0) (0.519
 

9) (0.625
 

0) (1.372
 

1)

经验p 值 0.450
 

0

lnhservice2 0.113
 

3 0.148
 

9*** 0.121
 

9*** 0.181
 

1*

(0.084
 

2) (0.039
 

0) (0.033
 

9)
 

(0.097
 

7)

经验p 值 0.370
 

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427 410 586 251
 

  注:
 

***、
 

**、
 

*分别表示在1%、
 

5%、
 

10%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上半部分表格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下

半部分表格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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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产业结构合理度与外部效应

根据本文论述,
 

高技术服务业与其他行业间的合作既是知识外溢的重要途径,
 

也是推动地区增加

对其他行业劳动力需求的重要诱因.
 

因此,
 

本文参考韩永辉等[21]对产业结构合理度的测量方式,
 

以

2013年各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为依据,
 

将城市划分为产业结构高合理化(h-RIS)与产业结构

低合理化(l-RIS)两类,
 

并分组进行就业效应与工资效应的实证研究.
 

结果如表6(3)(4)列所示,
 

无论是

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的城市还是较低的城市,
 

高技术服务业的就业扩张均显著促进了其他行业的就业增长,
 

且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更高的地区,
 

高技术服务业的就业正外部效应更为显著.
 

考虑工资效应则可以发

现,
 

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更高的城市,
 

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扩张能产生显著更为平缓的边际工资效应,
 

拐

点也将显著右移.
 

即当城市产业结构较为合理时,
 

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下高技能劳动力在区域的集聚能够在

一开始就对其他行业劳动力产生知识外溢,
 

提高其生产力,
 

并使非高技术服务业新增对劳动力的需求,
 

使

其实际工资更高幅度地提升.
 

即使在拐点之后,
 

高技术服务业的就业增加,
 

依然有利于其他行业劳动力的

实际工资上涨,
 

虽然增速较为平缓.
 

这可能是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高的城市,
 

高技术服务业的技术

附加值有限,
 

未能产生更大幅度的正向工资效应.
 

但就基础回归结果可知,
 

目前中国大多城市仍处于工资

效应的拐点左侧,
 

因此,
 

在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同时,
 

注重与其他产业的结构优化尤为必要.

4.3 不同技术附加值外部效应

为进一步探究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的可能原因,
 

本文依据2014-2018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

全国各行业受教育程度构成数据,
 

将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占比最高的3个行业,
 

即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
 

金融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业,
 

划分为“高精尖”的高技术服务业(tech-hservice).
 

实证结果

如表7、
 

表8所示.
研究发现,

 

目前中国“高精尖”的高技术服务业对其他行业劳动力的就业促进效应并不显著,
 

但会对其

他行业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产生正U形影响.
 

而相对劳动力技能水平更低的高技术服务业,
 

其就业人数增加

对其他行业劳动力具有正向的就业效应和负向的实际工资效应.
 

这可能是由于,
 

中国“高精尖”高技术服务

业占比高的城市多为户籍限制相对严格、
 

住房供给弹性相对较低的地区.
 

而非“高精尖”的高技术服务业就

业增加,
 

对其他行业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目前更多的是不利影响.
 

一方面是因为其技术附加值有限,
 

对

非高技术服务业劳动力产生的生产力方面的知识溢出效应有限;
 

另一方面是由于大量发展非“高精尖”高技

术服务业的地区,
 

多为技术、
 

科研基础较为薄弱地区,
 

在推动创新发展战略,
 

引进高技术服务业入驻本地

时,
 

忽略了其与本地现有产业结构的适应性,
 

从而产生的知识外溢作用有限[22].
表7 区分技能水平的就业异质性分析

变量
Δlnnonhs

(1) (2) (3)

Δlnhservice 0.579
 

0***

(0.178
 

8)

Δlntech-hservice 1.244
 

2

(1.180
 

5)

Δlnnontech-hservice 0.282
 

9***

(0.075
 

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275 275 275

  注:
 

***、
 

**、
 

*分别表示在1%、
 

5%、
 

10%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751第5期      刘娜,
 

等:
 

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扩张的外部性研究:
 

劳动力市场视角



表8 区分技能水平的工资异质性分析

变量
lnnswage

(1) (2) (3)

lnhservice -1.635
 

3***

(0.566
 

4)

lnhservice2 0.121
 

7***

(0.031
 

9)

lntech-hservice -0.020
 

2

(0.274
 

7)

lntech-hservice2 0.098
 

4**

(0.049
 

1)

lnnontech-hservice -0.247
 

0*

(0.136
 

2)

lnnontech-hservice2 0.050
 

4

(0.038
 

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837 837 837

  注:
 

***、
 

**、
 

*分别表示在1%、
 

5%、
 

10%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理论上构建考虑了高技术服务业与其他行业劳动力之间技术外溢机制与城市住房供给弹性

差异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
 

并在实证上利用中国城市中观数据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微观数据,
 

研究

了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
 

中国城市高技术服务业就业增加对本地其他行业劳动力就业与工资的影响.
 

研

究结论如下:

(1)
 

使用就业乘数模型估计得到:
 

中国城市非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数对高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的弹性

为0.58,
 

高技术服务业的就业乘数约为4.32.
(2)

 

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发现:
 

中国城市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数与其他行业劳动力工资水平呈正U形

关系,
 

平均而言,
 

拐点大致为城市高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达到614万后.
(3)

 

异质性分析表明:
 

城市住房供给市场有足够弹性是保证高技术服务业就业促进作用发挥的重要条

件.
 

在高技术服务业发展初期,
 

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高,
 

能够减少高技术服务业就业增加对其他

行业劳动力实际工资的负向影响.
 

而在城市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较为成熟后,
 

提高其技术附加值尤为重要.
此外,

 

要发挥“高精尖”的高技术服务业的积极就业效应,
 

就需要降低当地要素流动壁垒与城市住房供

给弹性.
 

而若高技术服务业存在技术附加值低和地区产业配套程度低等问题,
 

可能会对非高技术服务业的

劳动力实际工资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综合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1)
 

各地应坚持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不断提高

本地产业的技术附加值,
 

推动高技术服务业在区域的发展,
 

并最大程度地帮助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扩张在劳

动力市场的积极外部效应发挥.
 

(2)
 

应通过增加高技术服务业与其他行业间劳动力的生产技能知识交流,
 

增加住房建设用地供给以提高住房供给弹性,
 

出台扶持、
 

补贴政策等方式,
 

帮助其他行业技能或工资水平

851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5卷



更低的劳动力留下来,
 

成功在城市实现就业.
 

(3)
 

应当有差别地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创新基础较为薄

弱的地区,
 

应更为重视“因地制宜”地发展高技术服务业,
 

注意新引进高技术服务业与地区现有产业结构的

协调性,
 

不断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中保障与提升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度,
 

进而为产业间的知识外溢效应发挥

提供有利土壤.
 

而创新基础较好地区要致力于不断提高本地高技术服务业的附加值,
 

发展“高精尖”的高技

术服务业,
 

推动高技术服务就业扩张,
 

实现劳动力市场外部效益的最大化与可持续发展.
最后,

 

由于数据限制,
 

本文经研究对地区高技术服务业劳动力增加的就业效应方向与大小以及工资效

应的方向虽然得到较为准确的结论,
 

但是可能存在对高技术服务业就业扩张的工资积极外部性低估的问

题.
 

这也是未来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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